
背景介绍：“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我爱祖国的蓝天》今天听来依然亲切入耳，作曲羊鸣说这首“最不像军歌的军歌”能传唱至今凭藉的是植根生活体验的词曲，唱出了飞行员的心声，唱进了听者的心坎上。歌曲由我国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作词，由羊鸣谱曲。以赞颂当代空军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积极投身国防建设，保卫领空，捍卫国家主权。（沈亚威老师供稿）
　歌名：《我爱祖国的蓝天》 

　　作词：阎肃 

　　作曲：羊鸣 

　　年代：1961年 

　　首唱：秦万檀   翻唱：韩红
歌词：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啊！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云海茫茫一望无边 

　　春雷为我敲战鼓，红日照我把敌歼。 

　　美丽的长虹搭起彩门，迎接着战鹰胜利凯旋。 

　　啊！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美丽的长虹搭起彩门，迎接着雄鹰胜利凯旋。 

　　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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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城市——解读《落脚城市》
农村出生的少年，人生轨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一种是拼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然后进入都市；另外一种就是早早辍学，进城打工，早日养家。这两种生活模式是现在大多数农村少年的未来。
有一部分很早就出来打工，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可以预见的，选择沿海发达的城市，或是装修，或是建筑，或是工厂，总之是城市中最重最累的活儿，坚持几年下来，城市的风景看够，挣够了钱回家结婚生子，有了下一代，依然重复父辈的未来……
从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一书的分析来看，以上两种人的人生轨迹基本属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两种类型：职业移民和循环式移民，前者是指那些“到城市从事技术性工作或是进入政府或军队”，后者是指那些数百年来从乡下到城市，在某一季节从事某种阶段性的工作，但是依然要回家的人。除了这两种，还有第三种迁徙类型，即数量最多的连锁式移民，“通过一套社会架构，由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移民提供援助、资讯及鼓励，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外一个地方。”
　　桑德斯因为从事新闻工作四处游走，他察觉到世界各大城市中都有一个被忽视的区域，有的叫城中村，有的叫贫民窟，有的叫市郊。他们有着不同的名字，却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个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一个很可能蕴藏着革命性变化的区域这是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着重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区域的存在为城市的未来输送了人力和资源，它们的存在保证了一个城市的流动性和活跃性，是城市的希望和源泉，“简单说来，它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他们所缺乏的只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落脚城市”这个词汇形容都市中的乡村真可谓神来之笔。连接乡村和城市，希望与时间，蕴藏着许多诉说不及的梦想。这个地区在每个城市中都存在，但是很多时候，政府和决策者会选择视而不见。他们长期的观念中，这些区域就是城市的累赘，时机一到，就应该毫不怜惜地割除掉，把众多的民工驱逐出去。但是这些区域的存在已经成为每个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你可以忽视它，但它必定存在。因为在这些区域中，在这些人群中，有许多看似蚁族的存在，是这个城市的未来：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就看你如何对待与抉择。
　　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充满了希望与乐观，他看到了都市里的村庄积极的一面。他说，那种认为落脚城市只是贫民窟的说法“其实误解了落脚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变迁的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落脚城市如何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来源”。而这种共同的安全感的构建与形成，有利于发展出融合不同元素而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但，还有引人深思的一面。落脚城市由于缺乏有效的流动性，它们与城市文明存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造成对立与反叛。
这样的城市，它们的未来在哪里？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顾国仁）
爱心不曾冬眠·围观温暖中国

李泓冰

从网上擦肩而过，到网下抱团取暖，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都可能照亮并温暖别人的世界

　　“外公，带你来上海新天地，下次请你喝一杯！”“这是悉尼，自家阳台。这个城市蛮美的，玩一趟很值的，外公！”“同在北京没什么好拍，照一张我们班黑板，还有二十几天高考，希望外公好起来。一起加油！”……

　　86岁的重病老人几乎在世界各大洲都留下了微笑的身影，而这是他孝顺的外孙女凌一凡5月11日晚7点在微博求助后结的善果。短短数日，数万网友亲热地带着“外公”游遍全球，包括南极洲，温暖了老人的生命记忆。

　　凌一凡的外公有幸生活在网络时代，生活在“围观”之中。如果倒退二三十年，带着重病的外公游遍世界，只能是女孩编织的一个美妙而辛酸的童话。如今，一条微博数日即被十万网友围观，全世界的美景蓦然涌到病床上的老外公眼前——围观的力量，让一个女孩对外公的依恋迅速在全球升温，让每一个带外公游览的、每一个转发的、每一个旁观的网友，都心头一暖。举手之劳，却让世界在外公以及更多的人心中瞬间美好。

　　还有一位被围观的年轻人是美国留学生陆杰森。他在麦当劳门口陪着乞讨老人吃薯条的情形被网友拍下，他在网上瞬间“亮了”。很多人在为这一幕感动的时候，会自问：举手之劳，可我能做得到吗？

　　最让人温暖、也最让人痛楚的一幕，发生在佳木斯市。29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大客车撞来时，奋力推开学生，自己却被轧断了双腿……这一幕在网上被迅速传播，“最美女教师”牵动人心，数以万计的网友纷纷留言为张丽莉祈福……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网络和微博时常热衷传递“坏消息”，特别是在社会诚信被众多“坏消息”屡屡伤害的当下。有网友调侃，看半天微博，需要看一周的“好消息”才能疗伤。美国尼尔森弄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用户习惯报告，称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有62%表示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在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然而，上述三个真实的故事，也是经由网络发酵，让温暖迅速传遍全国，乃至全球。这说明，尽管遭遇诚信危机，特别是慈善事业曾经遭遇重创，但国人心中的善念从来不曾冬眠。

　　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围观也可以温暖中国。中国从来不乏舍生取义的英雄，不乏古道热肠的芳邻，民间也依然潜伏着巨大的公益热情，只需给大家一个可以信赖的出口，这份爱与善的力量就会喷薄而出，纷起响应。

　　民气从来可用，围观让爱升温。爱心与善举，在民间拥有海量的精神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这是一座足以支撑民族精神的富矿，网络的力量足以唤醒因个别事件而变得小心翼翼的爱心，并让善名远播，让英雄的光亮烛照你我。

　　有句诗说，别忘了，你的世界我曾经来过。这可以恰切地形容在网上相遇的你我。从网上擦肩而过，到网下抱团取暖，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都可能照亮并温暖别人的世界。

这真好，不是吗？
（来源：人民网，2012年05月18日，缪爱明老师推荐）

机场改名为何一“名”惊人

范正伟

　　城市的地名，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　　

　　5月23日，四川宜宾市发布消息：宜宾机场将搬迁并命名为“五粮液机场”。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围观”，有网友揶揄：建议其他地方机场改名为西安西凤20年机场、呼和浩特河套王酒机场、北京红星二锅头机场……

　　这些调侃看似玩笑，反映的却是公众对机场改名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从一些城市道路冠名权拍卖，到各地以楼盘命名的公交车站，浓厚的商业气息扑面而来，新的尴尬也接踵而至，市民诉苦：站台在此，以之命名的企业却在一公里外；企业倒闭多年，公交站名仍未更改；道路频繁改名，绕晕老市民……企业扬名，地方获利，看似双赢之举的企业冠名，却让公众百感交集。

　　企业冠名地标建筑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以地铁站为例，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城市就在拍卖冠名权，迪拜2009年出售地铁车站命名权获益4.9亿美元。而我国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也并未禁止企业冠名地名。北京的联想桥、长虹桥，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一概对企业冠名说不，似乎也失之简单。

　　然而，地名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企业冠名的决策过程，还是对冠名收益的流向，当地居民都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而不能只是被告知的对象。同时，重要地名往往包含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民众的文化情感，如果没有广泛征集民意，仅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变更，甚至简化为“价高者得”，不仅与《地名管理条例》“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的规定背离，更是对人们文化权益的一种无视。

　　管理部门在“经营城市”时应该意识到，相较于地方形象、文化认同等隐形价值，冠名带来的经济利益尽管直接却也短暂，考虑不周还会带来副作用。比如，企业冠名道路，万一企业涉嫌违法怎么办？如果坚持“一视同仁”，诸如成人保健类产品企业能否冠名？而对于“15年到20年”的冠名期限，怎样评估到期后的改名成本？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扎紧篱笆。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尝试道路有偿命名后，很快取消了这一做法，因为“对长远投资不利”：一些被企业命名的道路区域，对更多投资者丧失了吸引力。而北京、南京等地也纷纷出台新规，告别了“用名字换银子”的做法。比如，2009年《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导则》规定，北京新地名命名中将禁用人名、企事业单位名称。这些转变，或许能给修改中的《地名管理条例》一些启示。

一个地方的名字，哪怕是公交站名，往往记载着一段历史、一种民俗，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其内在魅力价值和外在名片功能，远非某个企业名称和商家品牌所能承载。就此而言，从突出经济效益到统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仅呼唤政府角色的转换，更体现发展理念的重塑、民主观念的提升。
（来源：人民网，2012年05月25日，缪爱明老师推荐）
优秀习作

自我画像：本应是在理化战场作战的小兵，偶入文学的殿堂，便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粗枝大叶，岂一个“二”字了得？追求随意，不喜欢条条框框。讲究真性情，喜欢阿黛尔，喜欢五月天，喜欢西城男孩，期盼以我的《倔强》让文学成为永远的《my  love》。
随
 高三（1）    朱宇凤

随，简单而丰富的一个汉字，在我看来，与道家的无为在不同程度上高度契合。而随遇而安的心态在滚滚红尘中越显弥足珍贵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商家费尽心机地制造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那时尚的沙滩上堆积着多少狂热的眼球与激情的泡沫？谁能目不视耳不闻？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物欲的奴隶，而失却了心灵的安宁。

喧嚣的生活让形形色色的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止于形，而售其貌；有的人止于勇，以逞其力；有的人止于心，而用其技；最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止于静，而安其遇。

世事如棋，白云苍狗，一切都在改变，但总有些东西，坚韧过于磐石，柔软过于苇草，长久地伫立在那里，不为时光所裹挟而去。也只有随遇而安的人，能够稳如泰山，看花开花落，潮来潮往，直达精神高地。
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安于贫困，不改其乐；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心境闲适，不刻意探幽寻胜，自由自在，而能随时随处领略美好。此二者不可不谓为“大智慧”。
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半年前，高晓松因醉驾而入狱。半年后，高晓松出狱。煞是热闹。名人入狱又出狱，本于我无甚相干，真正吸引我的是那条微博：“11月8日，期满，立冬，归。你们还好吗？外面蹉跎吗？”高晓松是个文化人，有“蹉跎”二字为证。蹉跎，有浪费光阴之意，用在他身上也许很合适。但也被他很巧妙地嫁接在我们这些“槛外人”身上，不得不令人反思了。

高晓松蹉跎了吗？狱中的他遥控指挥导演了一部电影，票房还不错；翻译了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还拟了个文艺气十足的名字——《昔日种柳》。

且不论名人的社会效应，单就此种种，还是佩服他这种心态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犯的不是什么大罪，也没任何技术性可言，就当回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安置一下我浮躁的心。”也许他是得了道家“随”的精髓了，不耽于事而安其遇。

给“随”这个虚无缥缈却又无所不在的东西一条路，一盏灯吧。学着随遇而安，要等得，要忍得，等到冬天过去，等到灿烂平息，等到雷霆将它轻轻放过，才淡然，才笃定，才能在困苦中粲然一笑。

老师点评：不得不说，作者深得“随”之三昧。把这个看似虚无实则充满人生大智慧的哲学概念解读得入木三分。材料与观点，思想与文字，心随意动，水乳交融，文思才情，相得益彰。颇能激起共鸣，引人深思。（赵亚萍）

自我画像：生活中的我经常会有“啊，我和鲁迅的名字都是十八画”的小高兴。接触过一些网络文学，也喜欢鲁迅的犀利文风。不时在大白天幻想像林书豪一样打球。想想渐渐逝去的青春，忽然觉得做一些到了八十岁还会微笑的事了。

江南，只在梦里

                               高三（1）    周  振

     杏花春雨江南。

     小桥流水人家。

     美丽的汉字，美丽的画面，美丽的江南，是杨柳岸，歌水清，和无数素衣水袖的诗人吟诗应和。那是诗歌为我设计的一座桃源。在梦里，在“烟花三月”，循着“小桥流水”，我时时置身其中，流连忘返。

可是，当我随着人流终于踏上周庄的小桥，却失去了来时的心情。石板街很窄，巷子很深，杨柳清风依旧，耳旁的却不再是那素面的江南女子的浣纱溪边，浅吟低唱；也不再有诗人的流觞曲水，举杯高歌。阳光依旧温柔，水波依旧荡漾，可是身边嘈杂的人群相互挤压着，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什么诗情，什么画意，荡然无存。青砖黛瓦白墙依旧，但已不属于我，不是我的江南，我的桃源。是否我来错了时候，是否我要在细雨连绵的夜晚过来，周庄才会揭开她轻薄的面纱，真诚地与我相见？

     随着拥挤的人流继续走。聒噪之声，不绝于耳。商家跟游客，论价砍价，一个口干舌燥但依然满面堆笑，一个洋洋自得，以为买到了所有的诗情画意。

     我对同行的人说：“我突然想哭。”

     杨柳依依的运河无言，流水渐渐停下了脚步。我闻到了一股发霉的味道，令我作呕。倘若江南如此，何必再称江南？倘若江南已从诗中走出，随世俗流入另一个世界，又何必再让我见到？徒留我空对那时的明月清风、小桥流水，黯然神伤？

在江南的时日，对我来说，好似一场梦。曾经我多么希望随着周庄河畔梳剪春风的杨柳来来回回，可此时此刻我又迫切地想挤出人群，逃出江南。

如果，三月的风，吹拂的是依依的柳，潺潺的波；如果，过桥的人，是撑着油纸伞像丁香般清新的姑娘，是披着青箬笠绿蓑衣的老翁，那么，请让我留下，守在诗歌的边缘，做一个纯粹的江南人。

离开了，车子渐行渐远，身边是一群满载而归的游客，砍价，购物，拍照，他们累了，早已跌入梦乡。只留我独自清醒。周庄，已落在身后。

夕阳下，我依稀看到了一个落寞的背影，随着时光的车轮，渐渐淡出。哪年哪月，她能再回到我的世界中？

老师点评：细腻的笔触，诗意的语言，哀悼像江南小镇那样美好的事物渐行渐远。（赵亚萍）


